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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辉说他每次锔瓷的时候，都
在和器物进行对话。他想了解它
的前世今生，他想从它身上获得启
示。麻辉总是将自己隐藏于器物
的背后，他抚慰它、托举它，延续着
它的生命。麻辉说，一个锔瓷匠人
应该是低调的，修复不是为了显摆
自我，而是为了成就它。这其实也
是延续千年的麻氏锔瓷技艺的传统
——摒弃功利，在纯粹的工匠之心
里，让器物世代流传。

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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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带大的。小时候他就总见
爷爷在那里优哉游哉地锔瓷
器，那些摔碎的碗和杯，经爷
爷之手就能化腐朽为神奇。
很多年之后，麻辉仍然为爷爷
做活时那份享受和体味的状
态而倾倒。在老家河南南阳，
谁家摔碎了碗，都会拿来给麻
丙仁锔修，因为是乡里乡亲，
一个锔钉也不过几分钱，爷爷
有时就干脆不收钱。他真的
很享受锔瓷的过程。

麻氏锔瓷技艺在当地是
很有名的。有复旦学者曾对
此进行梳理和研究，认为麻氏
锔瓷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到
了近代，麻氏锔瓷在麻辉的曾
祖父麻子义手上发扬光大。
这位专为古玩店修复文物的

工匠，素将锔瓷作为纯粹的
“玩物”，讲究锔得好，还要锔
得美，在当地一时名声大振。

在锔瓷界素有“常活”和
“秀活”之分。“常活”就是平常
的活，管用就行，而“秀活”则
不仅要管用，还要管美。麻辉
告诉记者，曾祖父麻子义对美
有一种执着，当时他就在研究
如何将锔钉做出花样来，不仅
细巧，而且美观，堪称对瓷器
的“二次创作”。麻氏锔瓷自
然是属于“秀活”的，而且是

“极秀”。钉子要小到与器物
比例协调，还要用锉刀做出花
纹，甚至融入錾刻工艺。麻辉
非常清楚，必须要慢条斯理，
要摒弃功利，要以一种“玩”的
姿态去推进，方可能“妙手生
花”，做出锔瓷艺术品来。

麻辉让麻氏锔瓷在上海生
根发芽，也有十几年了。他和器
物对话，琢磨如何让这磨碎的器
物延续优雅的生命。麻辉一直
信奉着“人服务于器物”的理
念。“器物是主，修复是辅，不能
为了炫技而抢了器物的风头。”
他常举一个例子：有人为了展示
手艺，把锔钉做得花哨夺目，一
眼望去全是钉子的光芒，“这就
像给伤疤化浓妆。”他修复时坚
持“最小干预”原则，力求还原器

物的本来面貌，让钉子像是从瓷
片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硬生生

“贴”上去的。这种克制，正是他
对器物尊重的体现。

麻辉修复过一只一摔为二
的青瓷盖碗，他用两枚精致的
锔钉将碗牢牢锔住，而上下锔
钉又与碗身的堆塑祥云纹饰形
成一种呼应，相映成趣。麻辉
会想象几百年后，后人看到自
己修复的器物时会想什么，“我
不在乎他们能否记住我的名字，

只希望他们能透过钉子，感受到
我们这代人对传统的认真。”对
麻辉而言，每一件待修的器物都
有“情绪”：摔碎的紫砂壶可能
承载着主人十年的喝茶记忆，裂
纹里藏着无数个午后的闲谈；缺
口的瓷碗或许是奶奶传下来的，
缺口处还留着旧时的饭香。“人
会消失，但器物却能一直留存下
去。我不只是在修瓷，更想让器
物带着我们这代人的情感，再走
得远一点。”

作为麻氏锔瓷技艺的传
人，麻辉这些年想得最多的就
是如何让锔瓷技艺走进今天
年轻人的生活。最初他以为
90后、00后不会在意这门慢手
艺，可体验课的火爆颠覆了他

的想法——2018年5
月至2023年12月，
他在沪苏等地的
艺术馆、博物馆
共 举 办 390 场
文物修复沉浸
式体验活动，3
万余人参与，
创下“举办文物
修复沉浸式体
验活动次数最多

的锔瓷师”大世界
基尼斯纪录。

一个 2006 年出生
的学员，曾是“手机不离手”

的性子，却在三天课程里每天
坐满四五个小时，手磕破了都
没察觉。麻辉常对学员说：

“传统技艺的门槛从不在技
法，难的是沉下心来与时间对
话。”他敏锐地察觉到，现代人
并非不愿慢下来，只是缺一个

让心沉静的“端口”。为此，他
在短时体验课之外，还特意开
设了3天、7天的进阶课程，让
学员能在更长时间里打磨手
艺、沉淀心境，也让青年在这
个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器物的
珍贵。

麻辉的锔瓷课程也成为
了很多家庭的纽带。相较于
时间有限的体验课，正式课分
锔瓷、金缮、漆艺三大类别，锔
瓷最初用于日常物品的普通
修补；金缮往往用于修复价值
很高的器物或艺术品；漆艺则
是金缮的重要组成部分。至
今已有两三百名学员学完正
式课的全套课程，其中百余人
带动全家参与。“有个留学的
孩子，让父母先体验。”麻辉笑
着说，还有人坐飞机来只为两
小时体验，“这让我觉得，手艺
不会断。”

慢工 把锔瓷作为一种享受

麻辉：我想让器物带着我们
这代人的情感走得更远一点。

麻辉从小就显示出惊人
的动手能力。四岁多的时候，
他趁父母去外公家，偷偷找来
刀片，将父亲心爱的老上海牌
手表拆得零件散落一地，根本
无法走。修表师傅对父亲说：

“这孩子有天赋，别训他。”父
亲的包容，让麻辉对“动手”的
热爱越发浓厚。麻辉从小就
喜欢缠着爷爷，看他锔瓷。爷
爷也绝不会给他“小孩子不读
书看锔瓷”这样的指责，“爷爷
会停下手里的活让我摸，爸爸
休息时会教我怎么用刀，这种
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对器物
修复有了天然的亲近感。”

成年后的麻辉没有马上

继承麻氏锔瓷的衣钵，而是在
十几岁的时候就来到上海闯
荡。有一天，他摔碎了一把自
己用了多年的紫砂壶，想找人
修。父亲说：“你自己弄弄不
就好了。”一束光照了进来。
对啊，我是麻氏锔瓷家族的后
人啊，修壶竟然还想着去找别
人，真的是羞愧啊！那个下
午，麻辉翻出工具，拼凑起童
年的零星记忆，有点笨拙却最
终完成了修复。“那一刻，感觉
趴在爷爷膝头看他敲钉的记
忆全回来了。”麻辉找回了对
于锔瓷最初的感动，决定重振
麻氏锔瓷，正式成为了麻氏锔
瓷第四代传人。

重启 成为第四代传人

克制 让“伤疤”成为一部分

学艺 让青年精心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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